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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困在在身身体体和和性性别别里里的的3333年年

疑问：
男孩还是女孩？

王梓淇回忆起不太愉快的儿
时经历，告诉记者这个病是从小就
有的，她的母亲和哥哥印证了这一
说法。其母王女士表示，因那时做
小本生意，顾不上对子女的照顾，
农村人遇到这种情况也不懂要怎
么办。

王梓淇从小被当作男孩来养，
后来有了自我意识后开始抗争，打
扮成女孩的样子。

“就是那个时候她喜欢穿裙
子，给脸上抹油（山西方言‘抹护肤
品’）。现在这样我也没法说她是
弟弟还是妹妹，但血浓于水，肯定
希望她好。”她的哥哥孙先生表示：

“当家长的肯定都望子成龙，谁知
道她是这样的身体？不过也不怪
她，生病不是她的责任。”

到了上学的年纪，因家离学校
近，从小学到高中的王梓淇都是走
读生，在家里住。她留着女式短
发，在学校都以女生形象对外。但
此时户籍信息显示她为男性。

可能是村里有人说闲话，也可
能是在学校上厕所时被别的女孩
看到了并传了出来，王梓淇在上学
时常遭受白眼和欺负。让她印象
最深的是读初二的一天，有个男生
把她推下了河沟，弄得她满身泥
垢。“我被嘲笑了半天，他们还说了
很多难听的话，动不动就有人打
我。而且小地方一传十、十传百慢
慢就都知道了。”说到这里，王梓淇
陷入了停顿，她觉得自己精神上受
到的伤害并不比身体的疾病轻
多少。

在“是男孩还是女孩”的疑问
中，王梓淇渐渐长大。父母觉得一
开始她是男孩，后来成了女孩，让
一家人都成了村里人的谈资，抬不
起头来。读完高中没过多久，经网
上认识的病友介绍，王梓淇南下广
东打工，自此很少回到山西太原
老家。

2014年的一天，也是王梓淇
上一次回家的时候，她拿着医院诊
断病历和证明她是女性染色体的
材料先后去村委会开证明、派出所
户籍科更改个人性别信息和名字，
自那时起她的身份证上显示为女
性，并且随母姓改成现在的名字。

目标：
一直都想做个正常人

努力生存但入不敷出的王梓
淇，选择向媒体求助。随着关于
她求助的报道登上热搜，她的故
事和困境被更多人看到。

深圳市坪山区民政部门、妇
联和辖区街道的工作人员上门慰
问王梓淇，并愿意为她联系合适
的工作，王梓淇也可以申请一次
性帮扶资金，但这个资金不足以
支持她完成手术。

王梓淇发起了总额20万元
的疾病募捐，截至记者采访时已
募集了一万多元，她对愿意伸出
援助之手的网友表示感谢，同时
她还开了直播希望可以尽早筹够
自己的手术费用。

王梓淇告诉记者，她看了热
搜上的5000多条评论，觉得大家
还是不理解这个病情，有些问题
问得很偏激，她觉得有必要向大
家解释一下。

有人留言问王梓淇去男厕还
是女厕？怎么上的厕所？这些问
题令她比较无语，只能说自己从
有意识开始就是按照女性的标准
来生活。

也有一些人关心她如作为女
性是否可以生育？王梓淇说，自
己具有完整的子宫和卵巢，染色
体检测也是女性，所以经过手术
后是可以生育的。

王梓淇向记者提供了今年4
月由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出具的
两份医学检查证明文件，临床诊
断为两性畸形，有男性和女性的
生殖器特征；染色体核型分析检
测报告的结果为“46，XX”，报告
据此认为所见细胞均为女性
核型。

至于为什么切除睾丸而不是
子宫，她称一方面是自己的选择，
另一方面则是两者的成本相差甚
远，连20万元切除睾丸的手术费
用都没有，费用更高的摘除子宫
手术她更不可能承担得起。并且
据王梓淇介绍，有一个睾丸长在
她体内，不及时切除可能会癌变，
只要进行了这类手术，她就能成
为正常人。

被困在男女之间的身体里
33年，王梓淇一直都想做一个正
常人。记者问她，如果病好了想
回家还是去哪里看看？王梓淇说
想去拉萨，因为没去过。

对于王梓淇曾因身体原因被
工厂辞退一事，河南泽槿律师事
务所主任付建认为，对于存在生
理缺陷的患者，能否获得女性拥
有的权利，通常是以身份证记载
的性别为准。作为求职者应当明
确自己的性别角色，并表明自己
的真实性别，用人单位要做到一
视同仁，不得戴有色眼镜差别对
待，或者实施就业歧视。根据《就
业促进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在招
聘时应当向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
业机会和公平的就业条件，不得
实施就业歧视，因此，受到歧视的
当事人可以向劳动监察队举报投
诉。 据上游新闻

几天前，蜗居在深圳坪山出租屋的王梓淇因患有真两性畸形的罕
见病，身体同时存在男女两种性别的生殖器官，借助媒体向社会求助，
希望通过手术做回正常的女孩子引发关注。

8月14日下午，王梓淇告诉记者，目前已得到不少好心人士的捐助，
街道和妇联也上门表示关心，但距20万元的手术及术后药物支持费用
相差甚远，她会努力挣钱尽快去做手术。

对于病情引发了关注，王梓淇的朋友替她高兴一度落泪，希望可以
解决困扰她33年的疾病，帮她走出33年的人生困境。

遭遇：
三次被工厂辞退

病友叫王梓淇来的是一家位于
深圳坪山的汽车厂，这里流水线工
人一个月能拿2000多元，当时山西
农村老家的工资才几百块。“刚开始
去的时候很开心，第一个月就拿了
2400块钱，更重要的是没人知道我
身体的情况，发了工资后我就搬出
去住。”王梓淇回忆刚进厂时明显开
心不少。

虽然没人认识王梓淇，但因为
和病友走得近，他们慢慢开始遭到
了工友们的歧视和议论。病友是假
两性畸形，因身份证是男的只能住
在男生宿舍，而装扮又是女性，所以
很轻易地暴露出来。

进厂一年半后，王梓淇和工友
双双离开。这次王梓淇没敢和工友
一起去惠州的工厂，独自一人去了
另一家手机平板制造工厂，月工资
也涨到2700多元。因为身体原因，
王梓淇本身就比别的女生要壮很
多，同样的情况再次出现，王梓淇被
举报影响车间形象遭到解聘。“他们
应该是从外观看出来不像女孩子，
然后人多嘴杂，说我不男不女，最后
科长出面和我谈让我走，赔了点
钱。”王梓淇说这段工厂经历有一年
零八个月的时间。

最后一次进厂是在去年，工资
已经涨到4000多元。这次是王梓
淇工作了段时间后，向工友透露了
自己的“秘密”，随后而来的也是议
论、歧视、举报和解聘。这次打工经
历过后，王梓淇对进厂产生了恐惧，
此后她就一直在打零工，入不敷出。

因为病情，她每个月需要吃几
百元的抗雄性激素药物，加之每月
四五百元的房租，和日常生活费用，
漂泊十年的王梓淇说，自己就攒下
来两三万元。

希望：
艰难日子快到头了

王梓淇的打零工以在快递站做分拣
员等日结工作为主，忙时只能吃快餐果
腹，闲时虽然可以买菜做饭省点钱，但也
意味着没有了收入来源。

在这期间，王梓淇的一位合租室友王
芳（化名）记得，王梓淇的生活十分简单朴
素，甚至有些艰苦。王芳时不时会在发了
工资后用支付宝偷偷转几百块钱贴补她。

“如果微信给她是不会要的，她一直都挺
有尊严的活着。”王芳表示自己是经朋友
介绍和王梓淇在一起开始合租。

两人合租半年后的一天，王梓淇神色
郑重地同她说，要告诉她一件事，她才得
知王梓淇的病情。

虽然此前不曾接触相关人群，但半年
来朝夕相处，王芳没有介意，继续选择合
租。她觉得在深圳这样的城市，节奏都很
快，外乡人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王梓淇
也帮助了她，陪伴了她。比如在身份证不
慎丢失，打算回乡补办但被漫长的流程拖
住的时候，王梓淇教她如何进行异地补
办，并一步步带着她去跑完所有的环节。

王芳现在已回到了贵州老家，谈起对
王梓淇印象最深刻的事，她记得当时两人
在快递点做兼职时，有人跑过来问王梓淇
是不是变性人，王芳听到后就很生气，直
接把人骂了回去。“作为我的朋友，是不是
变性人跟你有什么关系？轮得到你来说
她么？”回到住处后，两人一人买了一瓶啤
酒，边聊边说，王芳记得那次王梓淇哭了
一会后就像没事人一样了。

“这种事她应该经历过很多次，但每
经历一次都会受到一次伤害。尽管看起
来她是很坚强的，谁又知道这些年她都遭
了什么罪呢？”去年，王梓淇从楼梯上滚落
骨折，是王芳给她母亲打的电话。

后来王梓淇的哥哥赶到深圳想把她
接回老家，但无论怎么劝说，王梓淇都不
愿意。“回家是好吃好喝招呼我，家人也不
会对我说什么，但村里的人指指点点，我
不想面对。在深圳日子是苦了点，但我只
要把病看好就行了，这是我接下来唯一要

做的事。”王梓淇
说，正是因为想逃
离故乡的一切，她
才在千里之外的
深圳漂泊十年。

虽然和王梓
淇已不在一个地
方，但王芳时常会
用视频电话给王
梓淇加油打气。
在王梓淇向媒体
求助时，王芳在视
频电话里对着记
者哭了起来。她
认为王梓淇的苦
日子终于快到头
了，所以才这般激
动。

王梓淇的门诊病历。

王梓淇


